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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的三重应用：那行毁坏可憎的与末世逃离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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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是给基督徒在三个不同时期逃离的记号.公元66年,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看见罗马军队举着军旗包围耶路撒冷时,他们就逃离了.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的基督徒,当他们看见那不法之人在神的殿里宣称自己是神时,便逃到旷野.1888年,布莱尔参议员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星期日法案.这些法案被称为布莱尔法案,旨在将星期日确立为全国性的敬拜日.星期日的敬拜是兽的印记,是教皇权威的标志,而美国宪法明确反对把强制推行国教作为对美国公民的考验.
正是这一事实在把美国认定为现代罗马的错误应用中被忽略了.预言的三重应用有一套特定的规则来规范其应用.这些规则指出,第一次应验的预言特征应与第二次应验的预言特征相结合,从而确立第三次应验的预言特征.
逃离的警告,就是要人从即将到来的迫害中逃离的警告.在基督的时代,这场迫害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毁灭.那场迫害临近的警告记号在公元66年出现.至于五世纪末与六世纪初的逃离警告,则被保罗界定为：识别出预言性的别迦摩（代表异教罗马）的背道.必须先有背道,然后那自称为神的罪恶之人才会显露出来.到接近538年的历史阶段,起到制约作用的异教罗马——用保罗的话说,“那拦阻的”——被除去;而随着别迦摩的背道,逃离的记号来到,并指引忠信者脱离与教皇教会的共融.随后在538年,教皇权在奥尔良会议上通过了星期日法令,一千二百六十年的教皇迫害由此开始.
前两个见证人清楚地指出,基督所发出的逃离警告的第三次应验发生在实际逼迫之前.耶路撒冷的毁灭恰好在公元66年塞斯提乌斯开始围城之后三年半到来,从而使基督徒得以提前逃离由提图斯发动并以圣殿与城邑被毁而告终的第二次围城的恐怖.在538年之前,基督徒与教皇罗马的教会分离,并预言性地逃入旷野,这象征属灵耶路撒冷的毁灭.
但殿外的院子要撇在外面,不要丈量,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又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将披着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启示录 11:2、3.
在关于逃离的两个例证中,警告都先于逼迫;而逼迫则由罗马——无论是异教的还是教皇的——所代表,践踏耶路撒冷——无论是字面的还是属灵意义上的.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来说,逃离的警告是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第一次的应验发生在异教罗马的历史中,基督徒要从耶路撒冷逃离;而在教皇罗马的应验中,基督徒逃进了旷野.对复临运动而言,这一警告是要逃往乡间.
“现在并不是上帝的子民把心意定在世上,或在世上积蓄财宝的时候.那日子已不远了;像早期的门徒一样,我们将被迫到荒凉僻静之地寻求避难.正如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地基督徒逃离的信号,同样,我们国家在强制执行教皇安息日的法令上开始行使权力之时,将成为给我们的警告.那时就该离开大城市,预备离开较小的城市,迁往群山之中僻静之处的隐居家园.” «证言»,第5卷,第464页.
“‘我国因颁布强制遵守教皇安息日的法令而擅取权柄,这将成为我们的警告’,这句话在那行毁坏可憎的照着马可所说‘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之时得以应验.1888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与宪法一个基本要素直接相矛盾的法律,而就在那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应当离开城市,迁往乡间.”
“在耶路撒冷被毁时,没有一个基督徒丧生.基督曾预先警告祂的门徒,凡相信祂话的人都留意那所应许的记号.……他们毫不迟延,便逃到安全之地——彼拉城,在约旦河外的彼利亚地.”«善恶之争»,30.
催促逃离的警告记号当中的第一个,其预言性的特征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应验.有时,这些预言性的特征会在第三次应验中产生双重应验.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三个以利亚”.以利亚在与耶洗别、亚哈和巴力先知对抗时的脉络,连同作为第二位“以利亚”的施洗约翰在与希罗底、希律和撒罗米对抗时所体现的特征,确立了这样一个结论：三重应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应验,总是在末后的日子里;并且,以利亚和约翰代表着上帝子民的两类人.以利亚所代表的一类人不死,而约翰所代表的另一类人会死.这两类人也在«启示录»第七章中被描绘为：一类是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不死;另一类是那大群人,他们会死.
在“三个巴比伦”的概念中,预言信息中的一个共同元素是：第一个巴比伦由宁录代表,而第二个巴比伦则由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王——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所代表.尼布甲尼撒代表巴比伦中将得救的人,伯沙撒则代表巴比伦中将失丧的人.
在末后的日子里,有两道星期日法令成为圣经预言的主题.第一道是即将在美国颁布的星期日法令,第二道是被强加于全世界的星期日法令.这两道星期日法令在预言中以两个预表出现：其一是异教罗马的星期日法令——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强制执行了第一道星期日法令;其二是公元538年的教皇罗马的星期日法令.异教罗马是预表美国的若干先知性类型之一,而公元321年的星期日法令预表即将在美国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公元538年的教皇星期日法令则预表那将被强加于全世界的星期日法令.把美国视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强盗”所预表的观点是错误的;该观点试图以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为证,声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证明美国就是现代罗马,却忽视了还有另一道星期日法令——由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强加于世界各国的那一道.
如果美国的周日法令将美国界定为现代罗马,那么全球性的周日法令又表明什么？这三种罗马表明,三重的现代罗马将施行两项彼此不同的周日法令.第一是在美国,其预表是公元321年君士坦丁的周日法令;第二是针对全世界,其预表是公元538年的教皇周日法令.在预言三重应用的语境中,借美国的周日法令来声称这道法令证明谁是现代罗马,就是无视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所确立的预言特征.末后的日子里有两道彼此不同的周日法令,而二者都不足以作为证据,以认定劫掠百姓者就是美国.当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的见证被曲解以维护某种私意的解读（如当前所行）,这就表明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私意解读的人并不明白型与反型.
异教罗马是美国的预表,教皇罗马则预表现代罗马.除了这种对预言三重应用的误用,以及宣称所教导的是置于“预表与反型”语境之中的说法之外,另一个失败在于：按照预言三重应用的语境来界定“那行毁坏可憎的”的含义.
公元66年至70年间,两位罗马将军进攻耶路撒冷.这两位将军凯斯提乌斯和提图斯都以围城开始,但只有一位曾短暂撤围,这天意般地使基督徒得以逃离.正是在凯斯提乌斯主持的第一次围城中,基督徒识别出逃离的警告.到了公元70年,提图斯前来继续对耶路撒冷发动战争,他以围城开端,直到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才停止.耶稣的警告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逃离的记号,其后是迫害.在五、六世纪对这一警告的应验中,基督徒在538年之前就与腐败的罗马教会分离,随后迫害开始.
保罗非常明确地指出,古代以色列所有记录在案的历史都是为生活在末后的日子的人而写的,而且这些历史都是预表;不过,在他对这一真理的经典阐述中,意为“预表”的希腊词“typos”被译作“ensamples”.
如今这一切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榜样;并且被写下来,是要警戒我们这些已经临到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 10:11.
保罗在第十章用来为这一真理设定背景的那些历史,并不是古代以色列行义的历史.
然而,神并不喜悦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他们倒毙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那样.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中有些人那样,正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又起来玩耍.”也不要行淫,像他们中有些人行了,结果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中有些人也试探过,就被蛇所灭.哥林多前书 10:5-9.
圣史既记载了上帝子民的义,也记载了他们的不义;但无论哪一种记载,这种历史仍是生活在末后的日子里的上帝子民的预表.尽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学家怎么说,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叛逆史是一段不义的记录.那次叛逆之深,以至于怀爱伦决意离开大会;她之所以留下,只因一位天使告诉她,她有责任留下来,记录这场与摩西历史中可拉、大坍、亚比兰的叛逆相对应的叛逆.就在那次大会,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临了,但他所带来的信息却被拒绝了.
那段历史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市的宏伟建筑被摧毁之时.那段历史还包括布莱尔参议员将要提出的第一份星期日法案.他试图将星期日定为全国敬拜日并加以强制的努力失败了,但那却是预表末后日子的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布莱尔参议员的法案是逃离城市的警告.1888年之前,怀特姐妹谈到离开城市居住的必要性时,她是用将来时说的.她指向不久将来的一个时刻：上帝的子民必须搬到乡村.1888年之后,怀特姐妹关于乡村生活必要性的所有论述,都将她的劝勉置于这样的语境中：住到乡下的时机已经来到.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是星期日强制执行的一个标志,正如路加所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星期日的强制不应被带入美国国会,因为那是否定宪法一项基本原则.
1888年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是为了预表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预言性历史.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预表了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那是对实际施行兽的印记之前的警告.2001年9月11日之后,凡跟随基督的人都不应当居住在城市里.那是一次预言性的围城,指引上帝的子民逃离.正如末时的预言模型以两道星期日法令为主题,这两道法令由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的星期日法令所代表;而两道星期日法令之前都先有逃离的警告.
凡自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人,都应当从预言的角度认出«爱国者法案»是一个信号,要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先从城市逃到乡村.那同一项星期日法令,则成为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另一群羊的记号,使他们在那将要施行于各国的星期日法令的强制执行之前,先从巴比伦出来.
“当作为宗教自由之地的美国与教皇权联合起来,强制良心并迫使人们尊崇假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她的榜样.”«证言»卷六,第18页.
正如关于三个“以利亚”的三重应用表明在末后的日子里神的子民有两类人一样,关于罗马的三重应用也指出将有两条彼此不同的星期日法令.那些想要声称美国就是“你民中的强暴人”,因而美国的预言角色是要应验那异象的人,主张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就是基督所指出、作为祂子民逃离将临迫害之警告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们未能辨明两者的区别：其一是围城——这是逃离的警告记号;其二是第二次围城——它代表当星期日法令真正开始执行之时,末后的迫害便由此展开.他们也未能论及这样一个根据两位见证人所确立的分别：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有两条彼此不同的星期日法令来应验预言.于是他们便主张,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说、作为警告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话不错,但并非如他们所定义的那样.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给那些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其他群羊的警告,叫他们离开她的团契.因此,这就是对那即将到来、并将被强制施行于万国的星期日法令的警告.
“其他国家将效法美国的榜样.尽管她走在前面,但同样的危机将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人民.” «证言»第6卷,第395页.
他们的主张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表明美国是确立预言性异象的象征,但在基督所发出的逃离警告的背景下,那项星期日法令则代表着向第十一小时工人发出的全球性警告,要他们从巴比伦逃离.
当怀特姐妹发出逃离的警告时,她是在谈论将席卷全世界的星期日法律问题.那场运动从美国的星期日法律开始.她指出,美国的星期日法律是对即将到来的迫害的警告.
借着一项违背上帝律法、强制推行教皇制度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完全与公义断绝.当新教把手伸过鸿沟去握住罗马权势的手,当她又伸手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下,我们的国家将否认其宪法中一切新教和共和政体的原则,并为传播教皇的谎言和迷惑作出安排之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撒但施行其奇妙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末期近了.
正如罗马军队的逼近对门徒而言是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征兆,同样,这场背道也可作为我们的记号：表明上帝忍耐的限度已经到了,我们国家罪恶的分量已经满了,怜悯的天使将要展翅离去,永不再返.那时,上帝的子民将陷入先知所描述的“雅各遭难的时候”的患难与困苦之中.忠心而受逼迫之人的呼声直达天庭.正如亚伯的血从地里发声,也有声音从殉道者的坟墓、海中的墓穴、山间洞穴、修道院的地窖向上帝呼求：“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那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证言»第五卷,451页.
怀特姐妹指出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并将其视为一个“标志”,表明美国的恩典期已经结束.但世界其他国家的上帝子民也将面临同样的考验.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开始,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关闭,其间有一段时间.当它关闭时,“怜悯的天使就要离去.”




